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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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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算尽
匪夷所思

可是那些疑问好似杂草一般，无论
如何我也搞不清楚，我根本无法集中精
力，但这个时候怎么能不集中精力？我
越想越急，越急就越定不下心来，脊背
一阵发凉。

香很快就燃尽了，戴鹤轩把手臂用
力一挥：“你选好没有？”我这时候才看

了不到一半，哪里选得出来，只得草草
扫过一眼，勉为其难地指着犀角雕杯
道：“我选它。”

戴鹤轩把手一摊：“可惜，你输了。”
“为什么？”
戴鹤轩嘿嘿一笑，伸手从架子上把

那个犀角杯取下来递给我。我用手一
掂量，心里就凉了半截，再看那杯上的
纹路，心彻底凉透了。

犀牛角有一个特点，它的纵向纹路
永远都是平行的，中间绝不交错，收藏
家称其为竹丝纹，而黄牛角、水牛角的
纹路是交错的，如同网状。犀角牛角，
虽然只一字之差，价格却是千差万别。

我眼冒金星，懊悔得几乎想一头撞
到玻璃橱窗上。我为什么这么急！为
什么中途走神！

戴鹤轩得意扬扬，把手里的那枚古
钱抛了抛：“黄克武这个人，脾气是暴躁
了点，但眼光和人品不会有错，他怎么
会拿赝品来蒙人呢？我告诉你吧，这古
钱是货真价实的‘缺角大齐通宝’，可惜
偏偏你不信。”

我的身子晃了晃，喉咙嘶哑起来：
“那一道凸痕，不是伪造的破绽吗？”

“我若不说是假的，你怎么会轻易
让我拿到手？”戴鹤轩笑道，“这枚钱不

是普通的大齐通宝，而是铁范铜试铸
钱。而那条凸痕也不是假痕，那叫流
铜。铸钱是个大工程，一次就是十几万
枚，所以在大规模铸造之前，必须得先
试铸几枚，以检验模具是否严丝合缝。
这一枚钱，显然是模具还不够精细，以
致在试铸的时候，铜液顺空隙流出了一
点儿，留下这么一道钱疤。”

难怪这枚大齐通宝如此贵重，这就
像错版人民币，比正品还有收藏价值。

完了完了，烟烟救不出来了，《清明
上河图》的秘密也找不到了，五脉要完
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剧烈地跳
动起来，头有点儿晕，整个人几乎站立
不住了。

“接下来交给我吧。”药不然拍拍我
的肩膀，转头对戴鹤轩说，“戴先生，射
覆算我们输了。”他还是那副嬉皮笑脸
的样子。戴鹤轩一时摸不清他的路数，
眉头微皱：“你是五脉的哪一位？”

“玄字门，药来的孙子药不然。”药
不然漫不经心地往那一站，身上散射出
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

戴鹤轩转了转眼珠，似乎心有不
甘，但他看药不然的架势，似乎不答应
就要动手了。他拿得住我，却摸不准药
不然的秉性——那可是一个连自己亲

爷爷都敢出卖的狠货。戴鹤轩一时也
不敢太过强硬，便大袖一挥，故作大度
道：“好，亢龙有悔，事不宜极，我随时恭
候就是。”

两人不怀好意地对峙了一阵，都看
不穿对方的破绽，便一起客客气气地下
到一楼。我思绪混乱，走起路来跌跌撞
撞，我和药不然一起上了汽车，汽车开
出十来里路，来到一处江堤旁边，此时
已经天黑了，周围开阔寂静，一个人都
没有，药不然看了看后视镜停了车，然
后把头转向坐在副驾座上的我。

“好点没？”
我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觉得头疼得

厉害，而且胃部有轻微痉挛，有点想吐。
药不然盯着我：“你小子，脾气太

直，喜欢钻牛角尖，一旦进套，自己就无
论如何也走不出来了。你现在心境已
经乱了，不能任你自暴自弃下去，幸亏
我们早有准备，可以把你变回到原来的
许愿。”

我默默问道：“现在去哪里？”
“中山陵。”
药不然吐出三个字。此时车外江

风突然大起。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

之谜》马伯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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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长跑
催人泪下

房东催要租金

没等我把话说完，凌一尧便挂了电
话，我再回拨过去，却一直是关机。我
在门口急得团团转，既担心她的身体，
又痛恨她的小任性——她挂断电话，除
了宣泄对我的不满之外不能解决任何
问题，却让我陷入无奈中。

此时，里面的人在喊我，我只得返
回包间继续喝酒。

这次我又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坐
车回工地，一路上吐得魂都要丢了，老
冯摇下车窗，幸灾乐祸地问我：“你行不
行？酒量还欠练啊。”

我逞强地说：“这种酱香型的酒我
不适应，否则今天早就撂倒他们了。”

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在任何方面向
任何人示弱，哪怕只是喝酒，否则我会
失去很多机会。

回到工地的宿舍，我躺到床上,想
等酒劲儿过去再给凌一尧打电话，但
我一躺下就睡着了，再睁眼时已是日
上三竿。

我想起凌一尧腹痛的事情，酒一下
醒了，赶紧打电话过去慰问。我问她：

“肚子还疼吗？昨天夜里怎样过的？”
她说：“夜里在抽屉里翻出一些止

疼片、消炎药，我吃了一些，迷迷糊糊地
睡一会儿醒一会儿，直到天亮才睡着。
现在好多了，就是有点虚，只想躺着。”

“昨天你怎么突然挂了电话？”
“手机自动关机了，肚子很疼，在床

上缓了一会儿才去充电的。”
我无奈地叹气。
她又反问道：“你不是说回去以后

就给我打电话吗，怎么没有打？”
“昨天喝醉了，回去以后就睡着

了。”这样的解释让我羞愧难当，但至少
是事实。

“呵呵……”她冷冷地笑着。
“你等我了？”我问。
“没有。”她否认。
两人在电话两头沉默许久，我很想

向她道歉，但道歉又有什么用？在她身
心遭受痛楚的时候，我连给她递一杯热
茶都做不到，只能在千里之外跺脚捶
胸，还要被误认为漠不关心，这就是恋

人分离的痛苦。
“我离开这段时间你还适应吗？”

我问。
她沉默片刻，说：“还好，就是一看

见你的拖鞋、枕头有些失落。”
我们干围海工程相当艰苦，与大

海斗智斗勇，一边铺路一边通车，海水
涨潮时就得撤退，海水一退就得抢工
期，有时海浪冲得猛烈，几天的血汗都
白费了。

所谓昼潮夜汐，也就是说海水在一
天之内会涨退两次，白天的一次叫潮，
夜里的一次叫汐。附近的渔民教我们
如何掐算涨潮时间，这样一来，白天我
们便可以掐时间施工，夜里派人守在海
堤上，一旦涨潮，我们便要决定是撤离
还是继续施工。

南京那间房子的租期快到了，房东
要我们一次交满一个季度的租金，而我
和凌一尧的定期存款还有一个多月才
到期。她舍不得放弃利息，问我有没有
现金，可我身无分文。

“那怎么办？房东都催好几天了，
再不交房租，房东就要赶我走了。”凌一
尧说。

“要不你还是把那定期存款取出来
先用吧？”

她毫不犹豫地拒绝道：“不行，1000
多元钱利息呢，丢了多可惜！”

我倒不是太在乎那点利息，但我必
须满足凌一尧内心的期待——那是一
笔两年期的存款，凌一尧最大的娱乐便
是拿着计算器算利息。

“你先别着急，这事我来想办法。”
我安慰她。

我打电话和南京的房东商量租金
的事情，那是一个固执的家伙，我费尽
口舌他才答应再缓交一个星期。可是，
这2000多元钱我到哪里去弄呢？自我
记事起，我家便与债务如影随形，那种
被人催债的滋味苦不堪言，所以我几乎
从不向别人借钱。

最近一次借钱还是在10年前上高
中时。

当时，我和子石在大乔的带领下第
一次去小网吧上网，一小时2.5元，我的
5元钱很快花光了，但尚未尽兴，只得向
大乔借了10元钱去续费。我们的QQ
也是在那里申请注册的，大乔叫“忧郁
王子”，子石叫“阳光男孩”，而我叫“追
风少年”。

那天刚好有一处堤坝等待合龙，若
是潮水袭来，豁口将会被冲开，下次再
想合龙便难了。根据涨潮时间表，当天
的潮水再过一个多小时就来了，如果现
在去干，上机操作的人很可能被困在堤
坝上。

甲方的总工程师焦急万分，他催促
道：“你们别愣着，快去把堤坝合龙了！”

老刘慢悠悠地说：“那可不行，出了
事怎么办？安全第一。”

“你们咋恁胆小？这事没有什么危
险！如果造成损失，你们也是要承担责
任的！”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
要嫁人了》李海波 著）


